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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道丽江不缺少花，却不曾想到迎接我的
是樱花。

想像中丽江该是四季如春，不曾想到正当
春季却把人冻到要穿羽绒服。

到达丽江是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料想到
春和日丽，却没曾想突然间就乱花渐入迷了
眼。那一丛一丛的粉簇拥着，热烈绽放在去往
酒店的道路两旁。

“竟是樱花吗？！”
“是樱花！”接机师傅一边行车，一边兴奋地

做着解释。他说，这一条名为“雪山路”的大道，
因了每年三月这些美丽的樱花竞相绽放，已经
被誉为“樱花大道”。说这话时，他一双眼里铺
满樱花，亮晶晶的，绽放着粉红色的光芒。

印象中，云南是花的世界，丽江一定也是，
独没想到迎我的会是樱花。那一路似锦的繁
花，让这个城市定格在我脑中的形象一下被打
乱。不愧是丽江，竟要这样神秘而浪漫地拉开
初相识的帷幕。

次日，恰逢春分。拉开窗帘，一树樱花扑面
而来。突然就呆住了，生怕一挪步，那良辰美景
就要移向别处。小心出门，才发现担心是多余
的。柴门外，小桥旁，甚至餐厅边，都是一簇簇
如青春少女般的樱花，泼洒着满身烂漫。

披着满身樱花香，进入永胜。这个丽江的
后花园，花的模样会给我怎样的惊艳？不曾想
又是一个没想到，迎面而来的，竟是菌花。那带
着浓烈烟火气息的花，一朵挤一朵，组成千军万
马的阵势，浩浩荡荡纵横在属于它们的天地
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太阳有些热辣，
我们却一趟趟在不同的棚间穿梭，它们开心被
检阅，我们欢喜结识它们或熟悉或陌生的原始
面庞。

这是一场菌花大集会，黑的，白的，灰的，黄
的；也是花朵大比拼，大的，小的，张扬的，婉转
的。就是在那一个个棚中，我认识了木耳背后
的“树”，见识了羊肚菌成长的沃土，更惊讶地结
识了一种富丽堂皇的菌花。

这花，有一个与它本身色泽一般动人的名
字——金耳。

就是黄灿灿的金色。彼时，那一朵一朵夺
目的金色的花儿，簇拥在属于它们的王国，窃窃
私语，高傲十足，每一朵都在骄傲地谋划未来。

然而我知道，它们最终的归处，是一方小小
餐桌。

好在，它们很快完成角色转换。换了身份，
也有了新的谋划，那便是以更诱人的姿容，更独
特的味道，给食客的味蕾打上深深印记。

其实这餐饭，一伙人本是执意要回丽江古
城的。对于第一次走进丽江的人来说，古城的
诱惑当然大过一顿饭。然而这期间，陪同的当
地友人几次真诚规劝，“这顿饭，一定要在永胜
吃！”

他的眼神真诚，又倔强。一干人不好再拒
绝，却执着决定，饭后赶回丽江古城。

晚饭不得不提前到下午 5：30。谁都知道，

这是抱着不扫主人兴致的一场应付。
沸腾的水中花出场了。那只是一锅纯净的

菌汤，还未入口，所有的器官便相继开启，所有
人瞬间抛开矜持，变成“大胃王”。那号称永胜
八大美食之一的鸡枞，呼朋引伴，欢欣鼓舞，一
朵朵携手，盛开在一锅沸水中。那一刻，它们犹
如一只只天鹅，完成着属于它们的水上芭蕾。

松茸来了，牛肝菌来了，羊肚菌来了，初次
相识的漂亮金耳也来了……一餐饭，完成了一
次菌世界的游走与朝圣。

二

夜游古城，推至第二天。
樱花远了，菌花远了，夜风真冷，风嗖嗖的，

古城却自顾着它该有的热烈。游人如织，灯红
酒绿，燃烧着丽江该有的温度。

那是阴历三月初，天空挂着半轮月。那样
的夜晚，其实完全看不清古城的容貌，建筑，造
型，色泽，细节，一一隐身霓虹里。即便是脚下
的路，也已经淹没在一双双或匆匆或悠闲的脚
步中。

才发现，古城确实成为历史，默默退守在这
繁华背后。

有美味飘来，却混杂着花香。疑惑之际，那
美好的东西已举在眼前，没错，是鲜花饼。眼前
的女孩笑意盈盈，必须停下来品尝几口才对得
住她的盛情。有同伴更当场完成了交易，让那
些鲜花饼先他而归家。

这座被鲜花包围的城市，连饼也奢侈到要
用大朵大朵的鲜花作原料。

古老模样的客栈，在人流不息的商铺间若
隐若现。一条轻柔的河流，缠绕在古城腰间，荡
漾的流水，也让一个个不同心境的人一次次
沉醉。

离开丽江的最后一个夜晚，几人相约到丽
江古城的另一必去之处——束河古镇。这是纳
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被誉
为“高峰之下的村寨”。

然而，同样的时间，束河古镇的气氛与丽江
古城却是冰火两重天，寂静清冷得让人心疼，却
又心生欢喜。

店铺的主人早已归家，把白日的赤橙黄绿
青蓝紫也关离视线，让我们有幸看到古镇的容
颜。月光映在脚下的青石板上，映出茶马古道
曾经的串串痕迹。

静悄悄的束河古镇，一步步慢慢踩过。
“来一碗过桥米线！”终于，一家店铺的迎客

灯光迎面而来。
清幽幽的春夜，静幽幽的古镇，一碗滚烫的

过桥米线，散发着丽江从前的气息。
“吃好！”一勺碧绿的葱花撒入碗中，再加半

勺辣椒，瞬间，红、白、绿相间的美味，弥散心间。

三

丽江的眼神，又纯净，又炽热。
正如那雪山脚下一眼眼碧绿的泉水，以及

蔚蓝的天空，还有阳光下身着婚纱的新娘。
沿着这纯净，一路走到长江第一湾。这个

名为江湾的地方，之所以生出伟大与神圣，不仅
仅因了三江并流的壮阔，也不仅仅是“江流到此
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的罕见。

是一个眼神的撞击。这样的眼神，似曾相
识。是故乡下院的爷爷，是谁家田间猛一个抬
头的农者，更是山坡上那个啪啪甩着鞭儿唱着
山歌的放羊老汉。满脸的沧桑，满身的苦难，满
眼的忧郁，却满臂的力量。

没错，当初，就是他的一身力量，一腔热血，
日夜不停，将一个个年轻的红军战士顺利送往
彼岸，也送向新的天地。

他叫周崇礼。
那是 1936 年，那一年，周崇礼 37 岁，正当壮

年，在格子渡口摆渡为生的他遇到红军，亲眼所
见，红军亲手救出因“拖欠两石租谷”而入狱的
苦难百姓；亲眼看到，红军首长拉起百姓的手，
关心他们的吃饭穿衣。

这令人惊讶的一幕又一幕，让与周崇礼一
样的穷苦百姓看到希望，更看到自身的未来与
光明前程。

“ 嗨 —— 嗨 唷 嗨 ——”船 工 的 性 子 ，被 激
发。他们打捞起沉船，卸下门板，修复木船，制
作木筏，拖着简陋的木船奔赴江边。他们要担
负一个重大使命，要向这大江大浪发起冲锋与
挑战。

与敌人斗！与江水斗！与黑暗斗！与疲乏
斗！与恐惧斗！37 岁的周崇礼，连续 3 天 3 夜
奋战在咆哮的江水中，战斗在怒吼的金沙江上。

惊涛拍岸中，周崇礼把浑身的力气用来对
付咆哮的江水。当然，不止他一人，在丽江石鼓
至巨甸 70 余公里的 5 个渡口，一伙像他一样的
船工，交替轮班，人歇船不歇，用仅有的 7 只木
船、十几只木筏，战胜了一次次迎面而来的强大
袭扰，将红二、红六军团 1.8 万多名红军全部安
全摆渡过江。

今天，丽江石鼓镇上，人们用一座“金沙水
暖”雕塑做了回溯与重现。一位红军战士，一位
当地船工；一个拖着一把桨躬身向前，一个打着
裹腿微微前倾；一个满眼不舍与担忧，一个双目
果敢与坚定。红军战士的感恩与深情，丽江船
工的不舍与依恋，紧紧握在两双手里，写在两双
眼中。

那就是希望，那就是力量。丽江的历史，因
此而光芒万丈。

今天，长江第一湾的江水将一切尘封，静静
度着它的光阴。激流成为历史，然而曾经夜鹰
一样的眼睛，鲜血一样的花朵，却犀利地荡漾在
江面上。

春春，，丽江花丽江花
◆◆蒋殊蒋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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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很少有写白杨树
的散文见诸报刊，这大概是因为
前有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写的《白
杨礼赞》，像丰碑一样矗立在文坛
上的缘故吧。

大作家的如椽大笔，写尽了
北方白杨的精神和品格，他礼赞
的是西北的白杨树，其实西北与
华北的白杨树，在普通人看来并
没有多少区别。我来到北京之
后，就发现北京也有茅盾笔下描
写的那种白杨树，不但有，而且
多，数量完全可以比肩北京的市
树国槐。这说明北京人爱黑槐
树，也同样爱白杨树。

北京白杨身材高大，很少见
它们独立一方。白杨树喜爱聚群
而生，群居的地方一般是在公园
的一隅，有些居民区和街头草坪
也成了白杨树的聚居地。它们和
周围那些高大的楼群建筑，形成
了相辅相成的依存效应，你高我
也高，你直我更挺，比肩而立、竞
相向上，追着蓝天上的白云傲然
生长。

北京现在的景观树，种类空
前的多，极大地丰富了都市的绿
化和景致。但我大多叫不出这
些树的名字，看久了，还是觉得
伴 随 我 们 成 长 的 白 杨 树 更 亲切
一些。

人们之所以称它白杨树，因
为它的皮肤是白色的，像高大、白
净、俊朗的美男子，无论生长在哪
个地方，哪怕这个地方是非常隐
蔽和偏僻的角落，也丝毫难以隐
藏它的身份和姿采，它的挺拔和
正直，总能让它把自己最光彩、最
耀眼的一面，大白于天下，直面太
阳、月亮和星辰，在辽阔的天空
中，挺立成大地上的一道风景。

白杨的性格颇像北京人，不
管是大人小孩，都信心满满，任
何 时 候 都 敢 于 把 胸 脯 拍 得 山 响 ，大 拇 指 伸 得
高高的，对别的树骄傲地说：咱是北京的白杨
树，咱是地道的爷们儿。

我河南老家有个风俗，对住房周围栽什么树
很讲究，一般人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前不
栽桑，后不栽柳，隔墙不栽鬼拍手。不栽桑树和
柳树这都好理解，但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

“鬼拍手”指的是什么树，后来老人们说，那就是
白杨树。老人说白杨树叶子阔大稠密，叶面光
滑，叶质硬朗，叶距较近，在风的吹动下，叶子和
叶子相碰发出的声音，哗啦哗啦脆响，听起来犹
如一群人在鼓掌拍手。而称其为“鬼拍手”，不是
这声音本身有多恐怖，而是有人说它太吵闹了，
特别是夜深人静时被风一吹，树叶摇动的声音和
下雨特别相似，常常传递错误信息，容易使人产
生错觉，听起来不由得有些心惊。

我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去聆听过白杨树在风
中发出的响声，来北京居住后，我看到北京的楼
前楼后，栽种白杨树居多，我更确信“隔墙不栽鬼
拍手”的说法，局限于山村的见解和环境了。因
为我曾专门在刮风天坐在白杨林里，听那哗哗的
响声，在我听来那不但不是噪音，还似民族乐器
的演奏，十分悦耳动听，欢快、简洁、清脆、愉悦，
既直截了当，又激越奋进。

说到白杨树的“眼睛”，我想每个人都看到
过，它与人的区别是，一个人只有一双左右对称
的眼睛，而一棵白杨树身上，根据树干的高低粗
细不同，有几只或几十只“眼睛”。其实那是它的
树干上，每隔一段都长着一个酷似眼睛的花纹。
有人说那是树生长过程中落下的疤痕，我是绝然
不信的，因为树疤咋会长得恁均匀？每个疤痕生
长得恁相似？它的疤又是怎么来的？难道是上
帝用手指点的穴位？

在我看来，它明明就是一只又一只“眼睛”。
我觉得那是白杨在用独特的视角，冷眼凝视这个
世界。

同一棵白杨上的“眼睛”，长得也并不完全
相同。仔细观察会发现，有的透出的是喜悦，
有的透出的是慈祥，有的透出的是深情，有的
透 出 的 是 凶 狠 ，有 的 透 出 的 是 愤 怒 。 每 个 眼
睛的眼神，都在表达着不同的感情。

据说，做了亏心事的人，不能躲在白杨树下，

更不能对着白杨树许愿，因
为 心 事 能 够 被 它 一 眼 看
穿。一旦隐瞒什么，愿望便
不得实现。

高 大 的 白 杨 其 实 非 常
善 良 ，长 到 一 定 身 量 的 时
候，它们的树杈上都会为鸟
儿提供一个筑巢的地方，虽
不 能 和 奥 运 村 那 个 叫 鸟 巢
的体育馆相提并论，但秋天
过后，树叶落尽，它也显得
是那么醒目、完美。尤其在
寒冬里，狂风怒吼，大有将

白杨拦腰截断的气势，远远看去树是摇晃的，但
树枝伸出手臂，将怀抱里的鸟巢护得严严实实，
让它安然无恙，稳如磐石。

闹市里人多、鸟少，如果你往城外走走，出了
四环路，白杨树就愈加多了起来，鸟巢也愈加
多见。

四环以外的白杨树，和四环内的白杨树是不
一样的，一个像城里人，光鲜靓丽、细皮嫩肉；一
个像乡下汉子，胡须蓬乱、面容沧桑，甚至弯腰驼
背、未老先衰。然而这正是我今天敢写北京白杨
树的原因，因为，最早使我肃然起敬的，就是城外
的白杨们。

护卫北京城的是一道绿色城墙，这是一道由
白杨为主组成的防护林，郊区的杨树不像城内的
杨树高大，但它们都比较精壮，因为北方的冬天，
寒风之寒，寒风之狂，寒风之长，不是北方人是无
法想像的。

只有看到那些白杨树的人才能理解，城外的
白杨树稍微高大一点的，都被掐断了头、摧弯了
腰。没被掐断头的，上半部分枝干，经过一个寒
冬的冷风劲吹，也都已经干枯。来年春天，干枯
的部分便发不出新芽，没被吹干的，继续顽强地
活下去。因为它们知道，它们的存在，最大的价
值是为首都挡风御寒、改良环境。“战死沙场”的
白杨，格外英勇悲壮，存活下来的，来年冬天将继
续战风斗沙，决不后退一步。

我曾在一排排残缺不全但仍顽强生长的白
杨树面前，伫立凝思，并举起我的右臂，向它们
致 以 军 人 最 高 的 敬 礼 。 在 那 一 刻 ，我 读 懂 了
白 杨 ，理 解 了 白 杨 ，我 是 一 名 军 人 ，我 的 职 责
是为祖国遮风挡雨，尽忠御敌。白杨树和我一
样，也像一名战士，即使自己粉身碎骨，也要让风
沙止步。

今天我斗胆赞美北京的白杨，不是要东施效
颦，而是因为白杨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白杨的
形象，正像我千千万万可爱的战友们，这一切让
我 不 能 不 提 起 笔 来 ，唱 出 内 心 那 一 曲 颂 歌 和
清音。

作者简介：张国领，当代军旅作家，诗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橄榄绿》《中国武警》原主编。
出版《柴扉集》《和平的守望》等16部散文集，《张
国领文集》十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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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张国领

《一只早飞千年的鸟：中国古代气
象观测与测量科技》讲述了中国古代
气候观测和测量科技在世界气象科技
史上的先进性，并观想当时的历史及
人物背景，以视觉系统设计科技信息
图，展现各种观测和测量风、雨、雷电、
温度、湿度和古气象台等的装置和科
技等，如测风神器“相风铜乌”、古代测
量雨量的工具天池盆、圆罂。

著：黄卫 绘：黄缨童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2.1

《西游妖物志》共 30 章，作者文思
活跃，文笔跳脱，用另类视角，按照“动
物妖精”在《西游记》原著中的出场顺
序，细致考证了各类菩萨、取经团队成
员、取经路 上 制 造 出 八 十 一 难 的 各
类魔怪的身世演变及其在现实中的
动 物 原 型 ，充 满 趣 味 横 生 的 观 点 交
融与文化混搭。

作者：赵爽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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